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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傘 

  直到最後，都沒人知道我懷著什麼樣的心情。 

  我從學校的頂樓上跳下去，摔的一塌糊塗，簡直像鍋剛熱好的粥，又糜又爛，伸出

手都盛不住，那種無可救藥感，與我生前的模樣沒有什麼差別。 

  我躺在柏油上，在這不冷的十二月裡，天氣總是很好，有兩三隻鳥沉進天空裡，溺

斃了，便再也出不來。 

  其他人仍然在打球，從我這個角度看世界是顛倒的。顛倒的世界看上去他媽的怪，

非常陌生，半點也無法讓人相信這是一直以來習以為慣的學校。 

  望了會後我起身，拍了拍灰塵，從口袋掏出不記得什麼時後塞進去的粉筆，就著我

留下的腦漿和血跡畫了個歪斜的圈，那是我的現場痕跡固定線。 

  在我考慮要不要留個名字或者寫上死了的註釋時，班上的同學順著鐘響，像是一隻

隻被馴服的羊從操場迎面走來經過我要回教室。 

  「嘿。」我出聲叫住一個人。 

  「我死了。」我嘗試告訴他。 

  「喔，」他不在意的應聲：「等下數學課，老楊要檢討上一次模擬考，你訂正了

嗎？」 

  操，我說，我忘了。 

  「喔，你死定了。」他說：「上次你給我的東西，那個小熊軟糖，還有嗎？在給我

幾顆吧。」 

  在熱到烏鴉都融化的太陽下，他不耐煩的用鞋底蹭著柏油，我看了一會，才發現他

鞋底黏了一塊我的腦漿。 

  看他那樣子，我心底驟然升起一團火，我對他大吼：「媽的，我說我死了。」他只

是厭倦的說知道了，便往樓梯走去。 

   所有人都在往教室走去，成了浪潮，一個個都不可逆向的被帶著前進。我看著人潮

裡活的死的半生不死的，我才突然想起，這個學校裡上學的也有死人的，那不是什麼

稀奇的事情。 

  在身後我的現場痕跡固定線被踩糊了，我的腦漿和血也不知道沾在多少人的鞋底

上。幹，我知道，他們沒人恨我，他們只是沒注意到。 

  在熱的氤氳的溫度裡，操場只剩我一個人，我也幾乎看不見我的現場痕跡固定線

了。 

  看著柏油地，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真的有畫過那條線，我到底有沒有死？這念頭延

續到下午物理課我看著屍斑越發清晰時才終止。 

  物理課上，老師在檢討模擬考某題關於加速度題目時提到地球在自轉，自轉的速度

比飛機還快，但為什麼我們站在正在自轉的地球上卻不覺得頭暈? 



  而我在觀察著皮膚上紫色的斑塊，它摸上去和旁邊的皮膚沒什麼差別，我有一下沒

一下地按壓它。 

  教室裡沒有人回應也沒有人舉手，老師在台上自顧自的說因為人和地球成了一個系

統，保持著一樣的運動速度。人和地球一塊前進，一塊轉動，沒有異速的參照物，便

不會覺得頭暈。 

  我知道老師說錯了，因為暈眩從未中止過。像是現在，在暈眩中我看著紫色的屍

斑，突然了解到，自此之後我將不可回轉的腐敗下去。 

  兩天後，我看到在同樣的位置也有人跳樓了。過一會，他爬起來，發現什麼也沒改

變，世界末日也沒到來，他一樣哪裡都不能去，於是他一拐一拐走回教學大樓。 

  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這所學校變成了薛丁格的學校，所有學生都維持在既是死了

又是活著的狀態，如果日子永遠關上，所有學生都會同時兼具兩種狀態，可是大家的

人生都得過下去，所以漸漸的結果開始明瞭。 

  有人死了，有人活著，就是這樣。 

  學校一開始還想壓下消息，後來發現死人也能上課，家長也分辨不出來，便就算

了。我們也搞不清自己的狀況，不過也沒有人想去聚焦這件事，結果到底是怎麼樣也

不重要了，反正無論我們是死的活著，永不停歇的生活依然像薛丁格的箱子。 

  我看著那同學留下來的血肉，覺得手癢，有一個衝動很想幫他畫一個現場痕跡固定

線。可是那個同學又下樓了，他手裡握著一把黑色的、沒有半點花紋的傘，他走到那

蹲下來，慢慢的撐起黑傘，把黑傘置在那，像是喪禮上致花時的哀悼，沉默了半晌，

走了。 

  再也沒有人注意到那塊案發現場了，沒有人會去踩踏，也沒有人會去經過。在黑傘

下，那裡好像消失了。 

  一種為了保存什麼似的消失。 

 

  這個班上的死人原本只有我一個而已。 

  但昨天班上的開心果上吊在教室的吊扇上了，天花板大概無法支撐重量，吊扇掉下

來砸在他的屍體上。 

  啪搭。 

  他身後的同學因此舉手：「老師，江俊鈞死了。」 

  班導老楊他的粉筆在黑板上割了一條裂縫。「什麼？」他說，他不敢相信。 

  開心果從吊扇下爬出來，扯了扯脖子上的繩子，也跟著舉手說：「報告老師，我真

的死了。」 

  或許是場面太滑稽，老楊忍不住爆笑，又一邊提醒至少等到學測後在死啊。而全班

也跟著哄堂大笑，笑得最大聲尤其是江俊鈞。我們的笑聲被老楊在黑板上的割開的裂

縫吸了進去。 

  笑聲被吸走後，我們麻木僵硬的互相對視，停頓一會，又重新開始上課。 

  到下午的時候，江俊鈞向我借了些腦漿，抹在他自己頭上。 



  他衝到講台上，和班上其他人嘻嘻鬧鬧，他指了指頭上的腦漿和制服上的血跡，伸

長了雙手，僵硬著身子，咧著嘴，一擺一擺的向前進。他裝的殭屍實在是太不像了，

大家雖然拍手發出盛大的掌聲，但嘴裡紛紛說不像啊不像啊你根本不像殭屍，而笑聲

未停下來過。 

  可是在這荒唐的哄鬧裡，我聽到了一種斷裂的聲響。 

  啪搭。 

  好像有什麼再也無法支撐住重量。 

  我想伸手去抓住那斷裂的，但我挺怕的，我怕伸手，不但止不住它墜落，它墜落的

力道還會將我手臂從軀幹上扯下來。 

  所以我不敢伸手。 

  我僅能任憑斷裂聲持續作響，那像是夏末螢火蟲死去的聲響，啪搭啪搭啪搭，那是

一種燈暗。 

  沒有活人注意到這聲響，我也只能眼睜睜看著講台上江俊鈞的臉在笑。 

  所以在今天早自習的時候，江俊鈞爬上學校頂樓，風很大，他的衣擺在跳舞，亮白

色的制服比血跡更刺眼。或許是他已經死了的關係，就算陽光像是一個溫暖的懷抱摟

住他，他也只覺得冷。他這時候沒有在笑了，沒有助跑，沒有說話，張開雙手，他安

靜的跳下來。 

  啪搭。 

  下課後我走到他的屍體旁邊，等他站起來，幫他畫個現場痕跡固定線。但他沒有起

來，也沒有再動了，我這才發現，他已經死的不能再死了。 

  原來如此，死人也是會死的。 

  最後江俊鈞的現場痕跡固定線不是我畫的，因為沒人相信他是自殺的，畢竟江俊鈞

是非常愛笑的人，每個人都這麼以為的。 

  在週五的升旗典禮上，校長站在司令台上對這件事侃侃而談。他不理解為什麼江俊

鈞會死，同樣有很多同學也不理解，或許江俊鈞自身也不明白。 

  校長說他死沒意義，他又說我們擁有過多的自由和太過富裕的生活才會胡思亂想。

如果我們貧困、飽受歧視、活在一個戒嚴時代裡，或者甚至活在毫無流動的階級制度

中，如果我們是乞丐、奴隸、囚犯，或許我們才懂得什麼叫盼望和美好的未來。 

  幸福的人不懂快樂，他指責我們，痛苦的太輕率。 

  他說我們目前絲毫沒有要背負的責任，憑什麼喘不過氣？他尖銳的質問我們。 

  他痛恨我們的無知、愚昧和歇斯底里還有滿心憤慨，但他最痛恨的是，我們年輕，

無可救藥的年輕。 

  他說的都對，我們都是一群太過年輕的米蟲，我們都還在他媽的教育體制內持續被

養廢的狀態，因此一個個活在社會體制外，活像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豬。 

  但是沒有人能理解，我們身在混亂裡，向前一步是體制，往後一步是放縱，朝左一

步是矛盾，向右一步成了命運。 

  我們一直被沒有面貌的什麼推著向前走，我們都在恐慌。像是迷路在地下礦坑裡，

空氣有毒又過分潮濕，灰塵、瓦斯還有煙霧在肺與眼纏繞，在時限內得找一個出口才



行，面對錯綜的地下通道，我們害怕出口並非通往我們想要的路，所以我們試圖更加

謹慎的挑選，但在遲遲未出去的鬼打牆裡，我們更害怕出口並不存在。 

  我們都在嘗試找出口。 

  沒有成人理解我們對出口的定義。 

  那不是言語說得出口的，而他們又早已忘卻。 

  太陽照在我們身上，青春的肉體沉浸在汗水裡，校長置身在司令台的陰影中，迎面

的光太亮他睜不開眼。 

  曬著太陽，我想，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江俊鈞其實還在這學校裡。 

 

  江俊鈞他媽的就在他死了的那塊地，懂嗎？ 

  我他媽的跟很多人說過這件事情了，但就是沒人聽得懂。 

  這樣說好了，你看，他是從那棟大樓跳下去的，對吧？然後啪搭一聲摔到這塊我鞋

子踩著的地，沒錯吧？ 

  「所以呢？」 

  依據牛頓第一定律來看，物體會保持原來運動狀態的性質，這叫慣性。 

  「所以呢？」 

  因此當他的肉體摔到地上時，他的靈魂會依據原來運動的速度前進，所以，操，江

俊鈞的靈魂會離開肉體，卡在我腳踩的這塊地裡。 

  「幹，屁話。」 

  沒有人看得到江俊鈞。 

  我們仍然活在與以往無二致的日常，仍然在操場上發了瘋似的奔跑，在籃球框下機

械式的拋球，在教室裡在學測前默不吭聲的寫題，我們這些活人和死人，仍然在生活

著。江俊鈞死的不能再死了，他成了一個永遠的觀眾，遠遠觀望活在電視螢幕裡的我

們，我們對他而言都是假的，哪怕他再怎麼趴在螢幕上他也不能貼近我們半點。沒有

網路連線的手機讓人煩躁，沒有窗戶的房間讓人畏懼，誰都需要聯繫，就算他不再是

人了也一樣。 

  基於憐憫和一點說不清的同病相憐，我時常找江俊鈞聊天。 

  畢竟鬼和屍體該是互相感到親切的。 

  我們什麼都聊，從我從來搞不清楚的英文時態到我分不太清楚的我爸和盆栽的差

別，我只要躺在那塊地上，話就會不由自主的衝出口，就像不由自主朝太陽啼叫的公

雞，又或者鬆開嘴套的瘋狗。最常說起的，果然還是鐵皮荒屋周圍的螢火蟲了。 

  爬上我家的屋頂後，沿著屋簷小心的維持平衡前進，前進到邊緣，到下一秒就會摔

死的極處，往下看，可以看到一個一片荒煙漫草中半傾頹的鐵皮屋，像是灰綠色的表

皮上有著比夕陽還乾枯的鐵鏽。 

  那裡會出現螢火蟲。 

  除了在屋簷邊緣，其他位置是看不到螢火蟲的，因為那裡被高聳的鐵皮圍墻給包

著。被隔離的野草荒地在這都市裡格格不入，看上去像是像種缺陷，相當怪異，但是

那裡是最後的倖存地，我是指螢火蟲。 



  到了六月的深夜裡，螢火蟲亮起後，那就是星星。 

  那很美。 

  夜空的星塵，遠方的燈火，和荒野的螢火蟲都像是一座滿是燈塔的孤島，那光不若

水，不流瀉也不牽拽，只是茫茫的疏遠的獨亮。坐在屋簷邊，天上，遠方，和荒地，

哪裡都像是鏡子。於是星子、燈火和螢火蟲，在這鏡面萬花筒中變形，彼此扭曲了性

質在折射出彼此。 

  但螢火蟲還是最不同的，牠們是活著的，他們鮮活，且真實。 

  江俊鈞也喜歡鐵皮荒屋周圍的螢火蟲，畢竟，媽的，我說誰不喜歡呢？ 

  有天在我和江俊鈞幹話一大堆後，又重新說起了螢火蟲時，突然有一個陰影籠罩

我，我瞇著眼抬頭看，是那個同學，就是那個在自己死掉的地方撐起黑傘的同學。 

  「你在和江俊鈞說話嗎？」在壓抑的互相打量後，那同學蹦出一句。 

  「你是哪班的腦殘，江俊鈞不是早死了嗎？」我挑釁，一種奇異而冰冷的憤怒像塊

乾冰卡著喉嚨，吞不下又吐不出，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 

  「那你在和誰說話？」 

  「自言自語。」我隨口回答，倒回被太陽曬到發熱高溫的地上。 

  那天之後，就像梅雨後的黴菌，他就撐著黑傘突兀的冒出了，自顧自的佔據了江俊

鈞的位置。他的黑傘傘面寬，也跟著把我罩住，他的雨傘阻擋了視線，我看不到天

空，但同時我也不用受到太陽的曝曬，沒什麼不好的，但總覺得有些不爽。他老待在

那，甚至上課的時候，我從教室遠遠看過去，他始終像隻無家可歸的流浪狗頓在那，

又或者像是江俊鈞的實體。 

  所以我問他：「喂，你翹課啊？」 

  「請假。」 

  「請什麼假？」 

  「喪假。」 

  「誰死了？」 

  「前天我請我外公的喪假，昨天我請我爸的，今天我寫我媽死了。」我看不出他是

不是在開玩笑，但他說話真有夠滑稽的。 

  「你自己不也早死了嗎？怎麼回事，還沒為自己請過喪假嗎？」 

  我哈哈大笑，他旁觀著我笑，一言不發。突然他朝我揮一拳，媽的，我來不及反

應，被打倒在地，他緊接著撲上來扼住我脖子。 

  他莫名其妙的暴走了，一副發狂發野的模樣實在好笑，我又忍不住爆出笑聲，他手

指陷入我氣管，很痛但我半點也不想回擊，因為在那疼痛中我竟然感覺到了一種熱切

的真實感，像是還活著，我甚至希望他再用力一些。 

  接著他發現我一動也不動了，沒有呼吸，體溫也是冰涼的。 

  「我殺了人了。」他說。 

  他手在抖，活像他的世界正在發生地震。 

  他看上去很衰小，所以我出聲：「嘿，沒事，你沒殺了我，我早就死了。」 

  他愣愣看著我半晌，好一會才理解我在說什麼。 



  「我也喜歡螢火蟲。」他又突然蹦出一句。 

  「你聽到了？」我仍躺在地上，高溫的柏油隔著校服燙得我溫暖。 

  「行吧，有天我帶你來我家看螢火蟲。」 

  就這樣，我和江俊鈞不在排斥他了，畢竟大家都是死透的人。 

   

  

  他是同性戀，之前跳樓似乎也有關這個，我知道這其實不是什麼大事，就像是有天

你發現你同學其實是個喜歡吃蚯蚓的怪胎那般，沒什麼了不起，只是可能有點怪。 

  他是同性戀這件事是我在殺死了六隻螞蟻後才知道的。 

  那時候我殺了六隻螞蟻，他問我在做什麼，我想了想愣愣地看一會螞蟻的屍體後聳

聳肩說我也不知道。不殺螞蟻後，手上也沒事做了，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好像還有

很多該做或是還沒完成的事情，但現在心裡頭只有空落落的躁動，想去操場跑到心臟

跳不過來，卻又覺得沒多大意思。太陽熱切到融化，隔著傘都感受到溫度。 

  突然有幾聲呻吟傳到耳裡，我反身看去，他在慌亂的插耳機，手機在播著來不及關

上的影片，兩個人在接吻，都男的。 

  「靠，你怎麼在看這個，你是同性戀?」我開玩笑。 

  頓一下，他悶悶地說：「我是。」 

  「怎麼辦?」他問我。我說我也不知道。 

  上課鐘響了，那鐘聲像是烈日，操場上的學生則是水珠，一滴一滴的被逼著蒸發，

最後眼前只剩一片荒漠了，其他人都在教室。 

  就這樣沉默的看了一會，我覺得我也該回教室了，我站起身，離開了他的傘下。 

  對不起，他在我身後說，其實也沒什麼好道歉，畢竟一個吃蚯蚓的怪胎不用為他吃

蚯蚓向任何人道歉，除非他要向蚯蚓道歉。 

  再見，他說。 

  我看著他，突然覺得有點抱歉，因為我殺死了那群螞蟻散在他身旁，黑色的節肢支

離破散，還是蟲子，看上去有些噁心。 

  夜裡我做了夢，黑色的天冰冷冷的，像是黑曜石。我們一前一後的走在屋簷邊，風

很大，一刀刀割著臉頰，好像下一步就要跌落。到了邊緣，我們紛紛坐了下來，腳懸

掛在屋簷上盪著。 

  遠處有銀河，白花花的一長條，像是在透明湛藍的水底反映月光的石子。 

  有點冷，他說，我們共同披著一件外套，非常蠢，而且老實說這樣沒什麼效果，風

會從外套縫隙灌入，尤其我們兩人一起穿的話，縫隙就更大了。 

  我們都在發抖。 

  我轉頭想向他說些什麼，回頭卻發現我站在鐵皮屋旁邊，我忘了他的存在，開始找

起了螢火蟲。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螢火蟲的季節，但我還是在野草叢中企圖翻找任何一

點亮光。 

  上頭響起了窸窣的細碎聲音，那一定跟月亮落下無關，所以我抬頭。 

  他張開手，艱難地維持平衡在屋簷上走，走到末頭，他卻不停下，繼續向前走著。 



  啪嗒一聲，他在月光中摔下，屍體似乎離我有點遠，我還在看著空蕩蕩的屋簷。 

  一切都安靜下來，包括從一開始就沒有出現的螢火蟲。 

  只剩下我一人了，我覺得有點冷。但剛剛那件外套在我身上，我還是覺得好冷。 

  隔天我若無其事的向他說打招呼，在他的黑傘下坐下來，一如往常。 

  有天我們就這麼學著手機的視頻做了起來。 

  我們像野狗交疊起來，我半跪在地上，他貼在我背後，汗水滴到我後頸。他很快

樂，並以為我同樣也感到快樂。我們所感受到的有點像星球脫離了原本的軌道，被遠

遠的遠遠的拋出去，那是失控。沒有哪裡可依附，可站穩，一切都在晃蕩，我們在暈

眩，我該看著太陽的，如果有一個參照物，應該是比較不會暈眩的。 

  他想把手伸到我那，我反手握住他的手，我不想讓他知道我根本沒有硬。我緊緊扣

壓著他的手，焦躁地感受著他的溫度。他的指頭也同樣壓迫我的手指。 

  我很慶幸我們不是面對面，這樣我看不到他的臉，也不用去看他急迫的渴望的眼

睛。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同樣露出那種焦慮的同樣也在渴求些什麼的表情。 

  隨著我們的動作，我的頭反覆向柏油地低去。我後悔我曾經殺死螞蟻了，因為我兩

三次差點碰上它們的殘骸。 

  說起來螞蟻在被我殺死時知道它們在被人用手指碾斃嗎? 還是它們只知道有什麼不

堪承受、不可負重的壓上來，它們只能背負著前行，就算掙扎也是抱著徒勞的明白，

就這樣直到最後被壓碎。 

  它們可能在尖叫，但我沒聽見，仍然無所謂的碾死它們。 

  就算知道它們在尖叫在喊救命，我還是會這麼做，還是會殺死螞蟻，因為我也在尖

叫。  

  「你的全家只有你死了吧?」我邊喘邊問他。 

  他貼在我頸側說，熱氣都吐在我身上。 

  「對，只有我死了。」他緊緊抓著我，近乎是哀求的說：「還有你。」 

  太陽的溫度透著黑傘燒下來。 

  在操場上我們做愛，隔著黑傘，誰都看不見。 

 

 

   我發現兩件事，一件是我死了卻好像誰也沒真正察覺到，另一件事情是只要撐著黑

傘就會消失。 

  我撐著黑傘走在街上，走在擁擠的人群裡，沒有人知道這裡站了一個人。 

  「幹，眼瞎嗎？我站在這裡啊！」我說。   

  但他們老想往這裡走，在撞上我後，他們面帶困惑，但還是繼續向前進。就算在黑

傘下大喊著我在這裡，在黑傘下大張旗鼓的做些滑稽世人的行為都不會有人知道。這

個空間是封閉的，完全與世隔絕的，站在黑傘下就會成為江俊鈞。 

  我轉著傘在這條擠滿人的街上被推著前進。路燈沒有亮，現在天還是白的。前面的

人持續向前，後面的人推擠著我。無論是我走的這條，還是往反方向流動的對街，沒

有人是靜止的。老實說，我不想向前進，可是我停不下來，因為周遭已成浪潮。 



  我腳下踢躂的往前走，心裡突然彈起一團氣，熱騰騰的。 

  「操，我要停下。」我對身邊的所有人說，但是沒有人聽見，仍然擠著我向前。 

  我的怒氣無法冷卻，我無法控制它，甚至也無法忍住它，它焦躁地在我身體裏頭竄

來竄去，使得我越發的高昂，我瞪視著我眼前的人，那是一個路常可見的中年男性，

他把他的手機和一個皮革錢包放在褲子後的口袋，肥大屁股頂著兩個鼓囊。不知怎麼

我就不順眼起來，我幻想著我毆打他的樣子，那有點像跳舞，他後退我前進，他掙扎

我不放手，我驕傲他狼狽，有些肉體顫抖和血沫飛濺，不太盛大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的

小舞步。 

  在我真的伸出手的那剎，我卻抓住了他的錢包。 

  我偷了他的錢包，老實說那沒什麼，但我的心臟比誰都還激烈，身體甚至在顫抖。

我方才所有的躁動焦慮像是被灌飽了氣般，脹到最高點，連呼吸都像是在充氣。那隱

微的犯罪遠比當街揍了他還刺激。我撐著黑傘，幾乎要在傘下跳舞。 

  我在黑傘下，誰都看不見我偷了他錢包，可是我並不是真的想要偷竊，我沒有缺

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做。我愣愣地握著他錢包，錢包在我手裡發燙，

燙的我融了一個洞，所有的氣都洩去。 

  我收起黑傘，朝他大叫：「嘿，你的錢包掉了。」他沒聽見。 

  我又再大喊一次：「你的錢包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沒聽見，因為我是死人嗎？ 

  我被推著向前，而那個人早已經被吞噬在人群中。他不見了，就是這樣。我是想還

他的，但是他不見了，就是這樣。 

  前面的路口紅燈了，人潮漸緩，我也跟著停了下來。 

  有人在看我。 

  我轉過頭去，媽媽穿著套裝手裡拿著咖啡站在對街上，隔著反射日光的亮漆車流，

我們無言的對視。 

  看到她的眼神，我便知道了，她都看見了。無論是我還是那把黑傘還有黑傘下我的

所作所為。 

  她張開嘴。不遠處綠燈又亮了，就這樣一切開始流動，紅燈太短，短到來不及表

達。 

  人潮又開始向前。媽媽急急動著嘴，像是在指責什麼，在喝斥著什麼。但浪潮鬧鬧

地推湧我，一切是那麼喧嘩，像是工業革命時代的蒸汽火車躁躁地噴出濃煙，我拚命

回頭，手握成拳狀，也跟著扯開嘴。   

  亮漆反射的太陽光太刺眼，但它們自身卻是涼涼的沉默。在對街的媽媽淒厲的撐開

嘴，無力朝我這端伸手，用手指尖銳的指著我，卻被人流越沖越遠，我們被迫朝著反

方向流逝。我頻頻回頭卻什麼都再也看不到，街道似乎還留著她的殘響，而我們都各

自下了街。 

  在各自下了街的時候，我想在那一刻我和媽媽突然明白了，一切已經來不及了，又

是下一個紅綠燈。 

  在我想像中，事情該是這樣發生的。 



  豐流的人群、激狂的車流、對街驚愕的媽媽和試圖辯解的我，因為不可避免而無可

奈何的下街。 

  但事實是，人沒有這麼多，一直都沒有很多，不過像是荒野中幾朵花那般。道路上

的確有車，但是硬要過街也不是做不到。而媽媽和我只是在這條和往日沒有差別的街

道上，靜靜對視著，什麼也沒說，也沒試圖過馬路，只是自顧自的下街。 

  到了深夜我進屋的時候，媽媽已經在家了。她坐在沙發上，沙發上只有她，一副疲

憊的樣子。 

  我回來了，我在沙發另一端坐下，嘗試出聲。但是她看著電視，像是沒聽到。 

  我回來了，我又重複道。 

  最後我去廚房裝了水，一邊遞給她，一邊說，我回來了。 

  她頓了頓沒有接過水，但還是說，你回來了啊。 

  電視開著，時鐘自顧自答答答向前走的聲音中，我和媽媽不由自主都把視線放在向

前走的時針上。 

  好一會，我們終於把目光從時鐘移開，晃過客廳落回電視上，她問我說吃了嗎?我說

吃過了。她問我學校還好嗎？我說還好。學測，她提一下卻又沉默，因為她不知道我

成績怎麼樣。最後她問我錢還夠用嗎?我說還夠，很多。她聽了便不說話了。因為她不

知道我哪裡來這麼多錢，她可能以為是偷的，但不是。 

  我問她爸爸呢?在家吧。她說，有點不確定，其實說到底語氣是漠然的不太在乎的，

涼涼的。 

  我在廚房裝了水，把水桶提到外頭去一棵樹又一棵樹的澆，直到水都沒了，我也沒

辨認出爸爸是哪棵。我抬起頭向前看去，鐵皮圍牆擋在眼前，我知道圍牆後沒有螢火

蟲，因為現在不是它們的季節，我頭抬更高，看見了怪手從圍牆後露出。今夜的燈光

太亮，天空一片模糊，看不清星星的模樣。空氣有點乾燥，吹了一陣子冷風，有點

痛，便進屋了。 

  半夜我突然渴醒，也不知道哪來近乎刀割的渴意，我走下樓，樓下燈還是亮的，隔

著樓梯欄杆，我看到媽媽拿著廚房剪刀，乾乾的剪我的黑傘，像是剪開流不出半滴血

水的死魚。我看不到她的臉，她的影子在白牆上啞然。我沒有阻止她，畢竟她是我

媽。 

  望了一會，我口還是很乾，但還是回房間睡覺了。 

 

  有一天他說，他想活起來。 

  我想一想告訴他，那很好。 

  「沒有什麼不好的。」 

  有一天他告訴我，他想看螢火蟲。 

  我告訴他，看不見螢火蟲了。 

  「鐵皮屋被打掉要蓋新房子了。」 

  「那怎麼辦？」他問我，我們坐在操場上發呆，屁股底下是江俊鈞。 

  「就看不見囉。」 



    他若有所思地轉著手裡的黑傘，過了一會，他說：「那我們去看流星雨好了，這

禮拜六不是有什麼象限儀座流星嗎？我們那天晚上十點一起去看吧？」 

  我回答他說，操，你看。 

  在我們都跳過的地方站著一個人，這次是一個女的。我們都認識她，每次校排前三

十名頒獎頭三個名字總有她，這幾次模擬考當然也是。但我一眼就認出她是因為我們

說過話。有天我從廁所抽完菸出來，她站在外頭看著我問，聽說你會賣那個？我反問

她，哪個？ 

  「我們要不要賭她會不會跳下來？」他提議。「你賭什麼？」我問他。「我賭

會。」「我也賭會。」「那樣賭不起來。」「賭這個沒什麼意思，還不如賭她跳下來

時會不會掉下來。」「無論如何我賭不會吧。」我聳肩說。「為了賭局，我賭會

吧。」他說。 

  我們看著她。 

  現在已經一月了，她還穿著制服裙，沒有套西裝外套。風穿起她的裙子，在遙遠的

距離展現她的底褲。他沒什麼感覺看著，我直直盯了幾秒還是撇開頭。 

  她跳了。 

  「說起來，我們到底賭什麼？」他轉頭問我。「隨便，一百塊也行，一千塊也無所

謂。」我說。「那一顆小熊軟糖行不行？」他說。 

  啪嗒。 

  當她踏出樓頂時，她掉下去了，因為有地心引力的存在，所以當人類踏空時，他們

會摔下。地球吸引人掉落，就是這樣。 

  「不過比起流星，我還是更想看螢火蟲，我從來都沒看過那種會發光的蟲。」他

說。 

  她緩慢的爬起，發現自己都還死了，生活卻仍進行著。她渾渾噩噩的朝我們看過

來，我們向她揮手，她愣愣地抬起了手，也跟著晃了晃。 

  「我想活起來。」他又重複。 

  「那很好啊，沒什麼不好的。」有些不能理解地，我問他：「可是你活起來要做什

麼？像我們現在也不壞啊，你看，我們既沒腐爛，也沒長蟲，只是死了而已。」 

  她看了看學校，看了看自己，好像才發現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了然地點點頭，就回

教室晚自習了。 

  「但我就是想活起來。」 

  恭喜她，我們學校又少了一個半生不死的人了。 

 

 

  學校裡並不是人人都知道我有小熊軟糖，不過該知道的就會知道。我手裡的小熊軟

糖一顆就要六百多塊，這他媽是全世界最貴的小熊軟糖。 

  我手裡不僅有小熊軟糖，那只是噱頭，為了博取眼球的小廣告，很多人是因此好奇

而來，他們大多只是胡鬧的。真正會找我的都是死掉的人。有的說死掉之後太冷了，

有的認為可以壓制屍斑擴散，有的說想確認自己的生死狀態，久而久之，小熊軟糖不



再是招牌，而是變成某種暗號，我不再賣給活人了。然而不是所有死人都會找上我，

大多數人死了反倒不感興趣了。 

  還沒死的時候就好像你在掉下去，而死掉是其實你已經在洞底了，那就沒什麼好怕

的，因此也不需要小熊軟糖了。有人告訴我。可是我他媽怎麼沒那種感覺？我問他。

那個人想了想回答說，大概你死的不夠徹底吧。 

  所以其實活人不會吃小熊軟糖，死人也不會，只有要死不死的人才會。 

   他告訴我他想活，卻又跟我要了小熊軟糖。 

  在搖動的區間車的廁所裡頭，我決定給他一顆小熊軟糖。在廁所裡頭他把頭放在我

肩膀上，汗水都浸濕我的背脊。 

  「我想活起來。」他在我身後再次嘟囔。 

  「你想活起來，那很好。」我用另外一隻手把褲子拉起，從口袋掏出小熊軟糖，自

己含了一顆。他從我手中拿過，也跟著含了一顆。 

  「你的屍斑會淡掉，你的屍僵不會再有，你可以行動自如。你身上將不會有任何或

淡或濃的屍臭。」 

「但是你不會變成活人。」 

「那我會成為什麼？」 

「殭屍。」嘴裡的小熊軟糖已經沒了，留下的不是甜味，因為那原本就不是小熊軟

糖，我知道。我自言自語說，「殭屍，是的，殭屍，那就是最後了。」 

  我們靜靜擁抱好一會，直到區間越來越慢越來越慢，在一個大的晃蕩後，它停了下

來。 

  「到站了。」 

  整個世界停擺了後，我們一同看向鏡子，鏡子裡卻出現了螢火蟲群。 

  你看到了嗎？我嘴角情不自禁的微笑。他也露出同樣痴傻的笑點頭。 

  要被星塵吸走了，我拽著舌頭說話。要從鯨魚的肚子裡出去了，他點頭附和。太暈

了，叫河流裡皺摺的星星別再閃了，我警告他。肚子跑著的是我不啊，他認同的回答

我。 

  我們在銀河白沫流溢著，雖然這裡沒有螢火蟲，但星星向海，跑起來，跑去海裡，

就算掉下去了，這裡也沒有螢火蟲。遠方逝去的燈火，該是要和小島上的微光說再

見，小島離我們遠去，和失眠人放著的逐漸飄渺的紙船一樣，我們和紙船上的螞蟻紛

紛說再見。喂，說再見啊。鯨魚走了？沒有鯨魚還在，左邊那游過來的不是嗎？爬上

去，得爬上去，上去就可以看到螢火蟲了，太高了，不行，要摔下去了。不對，你要

抱持和飛機一樣的速度就不會暈眩了，抓住我，我要掉下去了。 

  「小聲點，烏鴉在看你。」 

  你說什麼？烏鴉？烏鴉不是融化了嗎和我的腦漿一起？ 

  你要走了？為什麼？你去哪裡了，跟鯨魚一起走了嗎？ 

  「喂！別跑，我記得你，你是哪一班的？」烏鴉在和我說話？烏鴉怎麼會說話，不

對啊，烏鴉原本就會說話，我忘了是人類才不會說話。 

  「你吃了什麼？」 



  你去哪裡了？你去哪裡了？ 

  「我想起來了，你不是老楊班上的那個開心果嗎？」 

  把黑傘撐起來，得快點把黑傘撐起來。在黑傘下就會消失，站在黑傘下就會成為江

俊鈞。烏鴉要抓我。我的黑傘怎麼長一個又一個洞的？烏鴉從洞縫中看到我了，我像

蟲子一樣被看見了。你去哪裡了？我的黑傘沒有用了，那撐起你的黑傘好不好？把我

罩在你的黑傘下，那麼此時此刻我們便能一起消失，請你帶著我一起消失。 

  可是你去哪裡了？ 

  我看到太陽，太陽照的我發寒，我才知道沒有太陽。我看到遠處有獨角獸奔馳而

過，但我知道那不是獨角獸，也不是馬，當然更不是螞蟻。我知道我是真實的，我也

知道當我清醒後便不會再這麼覺得。 

  我再度看向星塵，可是它離我遠去。 

  在所有的星星都消失後，我身邊物理的老師拿著我的小熊軟糖包要我給他一個理

由，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所以他叫我打電話給家長。 

  在我打到第四通時，我媽媽沒有接，我說。 

  喔。他回答。 

  我覺得他沒聽懂，所以我又重複了一遍，老師，我媽媽沒有接。 

  「那打給你爸啊！」 

  「可是老師，我爸他是一盆樹。」我慢吞吞的回答。 

  「什麼？」 

  「我爸他是一盆樹。」我忍不住爆笑出來。 

 

 

  我爸是一盆樹，這是真的。 

  我現在和我爸坐在客廳裡看電視。我時不時瞥向客廳裡的時鐘，因為我和別人約好

十點要去看流星。 

  要問我一個人變成一棵樹是怎樣一個道理我也說不出，或許就跟為什麼學校裡為什

麼有死人有活人有半生不死有要死不死的人一樣，它就是發生了，就是這樣。 

  說實話，我不知道我爸爸是不是也經歷一個像我們一樣由活人變成死人的蛻變過程

從活人變成一棵樹。我從來沒問過他，因為作為一棵樹他不會說話。 

  我從未跟我爸爸說話，在我印象中，除了我死的那天，我從未跟他說過話。 

  在我死的那一天，我要進家門前我停在盆栽前面，我告訴他：「嘿，爸，我今天死

了。」 

  但他仍然是一棵樹的模樣。 

  「從今以後我該怎麼辦呢？」我問他。 

  他依然沉默。正當我要離開時，他的樹梢冒出了一個黑色的花苞，花苞越變越大然

後綻放、掉落，成了一把黑傘。 

  我撿起了黑傘，撐開它。 



  「爸，可是我在黑傘下，只感覺到孤獨。」過了一會，我大叫。可是他他媽的只是

一棵樹，他不說話。 

  門口傳來了鑰匙和門鎖碰撞聲，聽得出來開門的人手很抖，因為我聽到好幾次鑰匙

摔到地板的重響。 

  終於，媽媽推開了門，看見沙發上的我和爸爸。 

  嘿，媽。我說。媽媽繞過我，逕自走到那棵樹前面大吼：「你知道你兒子做了什麼

嗎？」 

  媽媽在對一棵樹生氣，那畫面真的好好笑。我哈哈大笑地離開客廳，準備要去看流

星。   

  我得一個人去看流星，因為我錯過和他約好的時間了。不過事實上我也知道，無論

我有沒有錯過時間，我都只能一個人去看流星。他不會來，因為他早跟著鯨魚帶著他

那把該死的黑傘走了！ 

  我笑個不停著跳上樓梯，我就這麼快樂的笑著上到屋頂。 

  知道嗎？爬上我家的屋頂後，沿著屋簷小心的維持平衡前進，前進到邊緣，到下一

秒就會摔死的極處，往下看，這裡什麼都沒有，而到了夏天這裡也不再有螢火蟲，而

是一棟蓋好的新房子。 

  我拿出我最後一顆小熊軟糖吞下，過了一會後，時間亂流了，時間真的亂流了，那

件事很清楚，比我死了的這件事還清楚。 

  我倒在屋頂上仰首。 

  哈哈看到了嗎？ 

  看到流星了嗎我的精液衝上了天空媽媽你看到了嗎精液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精液的

一部分我上了天空我真燦爛流星原來是我我想看星星可是很可惜我看不見因為我本身

就是星星我看不見我自己我太快了，我感到暈眩，大概是地球這個參照物太慢了的關

係，因此我在天空沒多久又摔了下來。 

  我在頂樓看著天空，看到了嗎？ 

  那裡有顆星星，我在看那顆星星，它掉下去了，為了看它，我也只好跳下去了。但

是掉下的星星並沒有啪嗒的聲響，因為它們沒掉下去，它們變成螢火蟲了，只有螢火

蟲才會飛。 

  看著那漫天朦朦的微光，我覺得熟悉與溫柔。在這片溫柔下，我摸索著撐起黑傘，

微光從漏洞飛進，於是我、於是江俊鈞終於忍不住哭出。 

 


